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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多
啦
A
夢
︵
前
名
叮
噹
︶
的
活
動
上
遇
張
可
頤
，
她
剛

從
歐
洲
旅
行
返
港
，
馬
上
出
席
活
動
吸
金
。

﹁
我
完
成
內
地
的
劇
集
拍
攝
便
去
了
歐
洲
和
美
國
旅
行
充

電
，
很
開
心
。
﹂
可
頤
沒
因
放
假
而
長
胖
。

﹁
一
個
人
去
？
﹂
問
她
。
﹁
不
是
，
我
跟
一
個
朋
友
去
，

所
有
行
程
都
事
先
安
排
好
，
旅
途
很
愉
快
。
﹂

﹁
在
歐
洲
大
出
血
？
﹂
她
搖
頭
：
﹁
沒
有
，
沒
有
，
此
行
主
要
是

欣
賞
風
景
，
去
維
也
納
、
瑞
士
等
地
方
，
吃
當
地
最
好
的
餐
廳
，
好

好
享
受
一
下
。
﹂
自
從
患
腮
腺
炎
大
病
一
場
後
，
張
可
頤
想
通
了
，

在
事
業
上
不
會
逼
得
自
己
太
緊
，
不
再
為
名
利
令
自
己
承
受
超
乎
她

能
承
受
的
壓
力
，
經
過
心
靈
和
身
體
上
的
調
整
，
她
比
從
前
開
心
自

在
，
衝
刺
一
輪
後
會
給
自
己
休
息
機
會
。

她
與
無

完
約
後
進
軍
內
地
，
直
言
覺
得
天
大
地
大
，
很
快
便
適

應
在
內
地
工
作
，
期
間
王
維
基
的
新
電
視
台
又
向
她
招
手
，
早
前
新

電
視
台
舉
行
動
土
儀
式
，
她
特
地
從
內
地
趕
返
香
港
，
以
一
姐
身
份

出
席
，
當
時
訪
問
她
，
她
表
示
心
情
興
奮
，
她
穿
一
身
紫
色
撐
場
，

笑
說
：
﹁
代
表
紫
氣
東
來
。
﹂
可
見
她
對
跳
槽
到
新
電
視
台
充
滿
信

心
。儲

足
能
量
後
，
今
個
月
尾
她
即
為
王
維
基
的
電
視
台
開
拍
劇
集
，

拍
攝
時
間
比
預
期
長
，
她
說
：
﹁
王
生
慢
工
出
細
貨
，
而
且
他
給
藝

人
每
天
八
小
時
休
息
，
故
進
度
會
比
較
慢
一
點
，
原
本
三
、
四
個
月

可
完
成
拍
攝
，
他
則
要
六
個
月
時
間
，
我
覺
得
這
是
好
事
。
﹂

該
劇
是
王
維
基
其
中
一
個
重
頭
劇
，
將
會
到
內
地
各
處
取
景
。

至
於
跟
無

的
關
係
，
可
頤
說
：
﹁
是
良
好
的
，
我
是
在
愉
快
氣

氛
下
離
開
，
雙
方
都
不
排
除
會
再
合
作
的
可
能
性
。
﹂

提
到
感
情
問
題
，
可
頤
坦
言
：
﹁
還
未
有
頭
緒
，
總
是
遇
不
到
合

適
的
，
一
切
看
上
天
的
安
排
。
﹂

今
日
的
可
頤
，
的
確
是
放
輕
鬆
了
，
從
前
她
絕
不
肯
提
感
情
生
活
。

她
是
一
個
十
分
難
得
的
演
員
，
在
無

臨
別
秋
波
拍
︽
法
證
先
鋒
3
︾，
令

角
色
更
具
說
服
力
，
更
有
血
有
肉
，
她
買
了
很
多
解
剖
及
死
亡
個
案
的
書
閉
關

在
家
細
讀
，
當
時
正
值
農
曆
年
，
她
則
百
無
禁
忌
，
非
常
專
業
，
希
望
新
一
代

的
花
旦
中
有
多
幾
個
可
頤
般
專
注
投
入
的
演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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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陶
　
然

張可頤開拍王維基新劇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最
近
翻
閱
園
藝
家
陳
從
周
關
於
中
國
園
林
藝
術
的
著

作
，
發
現
他
撰
寫
的
︽
說
園
．
四
︾
有
關
﹁
退
思
園
﹂

的
一
段
文
字
，
很
是
精
當
，
摘
錄
如
下
：

吳
江
同
里
鎮
，
江
南
水
鄉
之
著
者
，
鎮
環
四
流
，
戶

戶
相
望
，
家
家
臨
河
，
因
水
成
街
，
因
水
成
市
，
因
水

成
園
。
任
氏
退
思
園
於
江
南
園
林
中
獨
闢
蹊
徑
，
具
貼
水
園

之
特
例
。
山
、
亭
、
館
、
廊
、
軒
、
榭
等
皆
緊
貼
水
面
，
園

如
浮
水
上
。
其
與
蘇
州
網
師
園
諸
景
依
水
而
築
者
，
予
人
以

不
同
景
觀
，
前
者
貼
水
，
後
者
依
水
。
所
謂
依
水
者
，
因
假

山
與
建
築
物
等
皆
環
水
而
築
，
唯
與
水
之
關
係
尚
有
高
下
遠

近
之
別
，
遂
成
貼
水
園
與
依
水
園
兩
種
格
局
。
皆
因
水
制

宜
，
其
巧
妙
構
思
則
又
有
所
別
，
設
計
運
思
，
於
此
可
得
消

息
。
余
謂
大
園
宜
依
水
，
小
園
重
貼
水
，
而
最
關
鍵
者
則
在

水
位
之
高
低
。
我
國
園
林
用
水
，
以
靜
止
為
主
，
清
許
周
生

築
園
杭
州
，
名
﹁
鑒
止
水
齋
﹂，
命
意
在
此
，
源
出
我
國
哲
學

思
想
，
體
現
靜
以
悟
動
之
辨
證
觀
點
。

至
此
我
才
知
道
，
退
思
園
之
被
稱
作
﹁
貼
水
園
﹂，
乃
是
因

庭
園
較
小
。
所
以
退
思
園
的
山
、
亭
、
館
、
廊
、
軒
、
榭
等

都
緊
貼
水
面
，
恍
然
浮
泛
水
上
，
更
增
靈
巧
。

陳
從
周
又
談
到
，
中
國
園
大
都
擅
用
水
，
取
其
靜
止
之

意
，
還
包
含
﹁
體
現
靜
以
悟
動
﹂
的
思
想
，
可
見
用
意
深

遠
，
具
有
文
人
園
的
特
點
。

對
於
文
人
園
的
演
繹
，
陳
從
周
深
刻
得
多
了
。

陳
從
周
在
︽
園
林
清
議
︾
一
文
中
，
特
別
指
出
：
﹁
中
國
園
林
應
該

說
是
﹃
文
人
園
﹄，
其
主
導
思
想
是
文
人
思
想
，
或
者
說
士
大
夫
思
想
，

因
為
士
大
夫
也
屬
於
文
人
。
其
表
現
特
徵
就
是
詩
情
畫
意
，
所
追
求
的

是
避
去
煩
囂
，
寄
情
山
水
，
以
城
市
山
林
化
，
造
園
就
是
山
林
再
現
的

手
法
，
而
達
明
代
造
園
家
計
成
所
說
﹃
雖
由
人
作
，
宛
自
天
開
﹄
的
境

界
。
﹂

古
代
文
人
追
求
﹁
天
人
合
一
﹂
境
界
，
崇
尚
山
林
水
榭
，
刻
意
構
築

人
間
的
詩
情
和
畫
意
。

以
同
里
為
例
，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文
人
築
園
的
故
事
，
多
有
記
載
。

如
南
宋
詩
人
葉
茵
建
造
的
水
竹
墅
別
景
、
明
末
詩
人
朱
鶴
齡
的
江
灣

草
庵
等
，
均
是
文
人
園
林
的
典
範
。

水
竹
墅
十
景
有
：
曲
水
流
觴
、
峭
壁
寒
潭
、
安
樂
窩
、
野
堂
、
竹
風

水
月
、
廣
寒
世
界
、
盟
鷗
、
得
春
橋
、
賞
心
橋
、
尋
源
橋
。
園
中
有
小

溪
、
水
池
、
樓
、
堂
、
房
、
榭
、
橋
，
還
有
魚
、
龜
、
鷗
、
竹
等
動
物

植
物
。
葉
茵
因
厭
惡
官
場
，
隱
居
在
水
竹
墅
的
順
適
堂
，
與
清
風
明
月

為
伴
。

葉
茵
更
著
有
︽
水
竹
墅
別
景
十
詠
︾
傳
世
。

至
於
朱
鶴
齡
建
的
江
灣
草
庵
，
從
他
的
遺
著
︽
江
灣
草
庵
記
︾
可
窺

一
二
。
庵
建
在
田
野
中
間
，
門
窗
略
略
塗
上
紅
漆
，
也
不
設
竹
簾
子
窗

簾
了
，
地
方
小
，
容
膝
而
已
就
行
了
。
有
一
個
小
軒
，
弄
得
也
還
清
潔

大
方
，
有
一
几
一
床
，
其
餘
統
統
是
書
，
因
為
主
人
的
喜
好
，
又
備
了

些
朱
墨
。
從
此
，
﹁
每
睹
藻
網
如
織
，
輕
倏
出
遊
，
落
花
成
茵
，
鳥
語

上
下
，
意
欣
然
樂
之
。
﹂

這
兩
處
文
人
園
，
真
是
巧
奪
了
天
工
，
深
得
文
人
園
的
神
韻
，
達
到

掬
水
見
月
的
況
味
了
。

可
惜
同
里
的
後
人
沒
有
把
這
兩
處
庭
園
予
以
修
葺
，
恢
復
原
貌
，
讓

今
人
憑
弔
徘
徊
一
番
。

倒
是
有
一
個
農
民
出
身
的
企
業
家
，
重
起
爐
灶
，
斥
巨
資
興
建
了
一

座
靜
思
園
，
意
喻
﹁
富
而
思

進
，
靜
以
致
遠
；
日
夜
靜
思
，

過
猶
不
及
﹂。

據
說
，
靜
思
園
的
名
字
是
費

孝
通
起
的
。

農
民
企
業
家
有
文
化
理
念
，

倣
傚
古
人
，
建
起
文
人
園
，
說

來
也
難
能
可
貴
。
但
是
未
免
人

工
味
太
重
，
與
計
成
的
﹁
雖
由

人
作
，
宛
自
天
開
﹂
的
境
界
，

到
底
有
落
差
。
這
也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
同
里
的
躑
躅
︾
之
六
︶

詩情畫意文人園
彥 火

琴台
客聚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
喜
劇
大
師

差
利
．
卓
別
靈
拍
了
一
部
政
治
諷

刺
大
片
︽
大
獨
裁
者
︾，
諷
刺
當
時

仍
在
台
上
並
不
可
一
世
的
德
國
法

西
斯
頭
目
希
特
勒
。

差
利
的
政
治
觸
覺
敏
銳
，
喜
劇
手
法

運
用
純
熟
。
他
本
人
當
主
角
又
有
演
戲

天
才
，
使
此
片
大
為
成
功
，
轟
動
全

球
，
特
別
為
歐
洲
受
希
特
勒
法
西
斯
蹂

躪
的
廣
大
人
民
出
了
一
口
鳥
氣
。
七
十

年
來
，
此
片
重
複
上
演
，
歷
久
不
衰
。

我
是
差
利
的
大
擁
躉
，
把
他
的
影
集
購

來
，
反
覆
欣
賞
。

據
說
當
年
希
特
勒
也
曾
看
過
此
片
，

對
差
利
的
諷
刺
暴
跳
如
雷
。
差
利
把
希

魔
的
表
情
和
行
動
漫
畫
化
，
令
我
們
這

些
看
過
希
特
勒
紀
錄
片
的
笑
破
了
肚

皮
。

最
近
有
人
東
施
效
顰
，
拍
了
一
齣
電
影
也
稱
︽
獨

裁
者
︾︵
港
譯
大
鈍
裁
者
︶，
是
諷
刺
過
去
利
比
亞
強

人
卡
扎
菲
的
。
卡
扎
菲
政
權
已
被
推
翻
，
他
本
人
也

死
於
非
命
。
但
他
一
生
雖
然
獨
裁
妄
為
，
但
遠
不
及

希
特
勒
那
樣
屠
殺
逾
百
萬
的
猶
太
人
，
在
二
戰
期
間

令
許
多
歐
洲
人
死
於
非
命
，
造
成
一
次
戰
爭
的
大
浩

劫
。但

編
導
者
與
差
利
．
卓
別
靈
差
得
遠
，
完
全
不
能

突
出
這
位
獨
裁
者
的
獨
特
性
格
，
而
是
用
一
些
低
俗

的
手
法
，
來
醜
化
卡
扎
菲
。
雖
然
也
堆
砌
一
些
笑

料
，
但
不
能
引
人
深
思
。

而
那
位
男
主
角SA

C
H
A
B
A
R
O
N
C
O
H
E
N

，

大
概
是
阿
拉
伯
裔
，
無
論
演
技
的
深
度
、
表
情
和
動

作
的
幽
默
程
度
，
都
和
差
利
．
卓
別
靈
不
能
相
比
。

差
利
是
一
舉
手
一
投
足
都
是
戲
，
表
情
更
是
一
絕
。

應
該
說
，
他
是
前
無
古
人
，
後
無
來
者
。
這
位
阿
拉

伯
仁
兄
，
演
卡
扎
菲
有
幾
分
像
，
但
通
過
劇
情
來
引

人
發
笑
，
引
人
深
思
，
顯
然
沒
有
什
麼
突
破
。

影
片
也
不
能
引
人
對
獨
裁
者
的
痛
恨
。
既
然
以
卡

扎
菲
為
主
角
，
卡
扎
菲
在
治
國
方
面
有
什
麼
罪
行
，

魚
肉
國
民
有
哪
些
事
例
，
影
片
都
通
通
欠
奉
。
影
片

的
卡
扎
菲
的
拍
檔
是
一
位
超
級
市
場
的
女
東
主
，
與

差
利
演
流
浪
漢
的
拍
檔
卻
是
一
位
流
浪
的
少
女
，
由

此
展
開
劇
情
，
就
已
經
高
下
立
見
了
。

《大鈍裁者》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如
果
你
明
早
醒
來
之
後
，
發
現
枕
邊
人
變
成

了
一
隻
巨
型
的

你
會
有
什
麼
反
應
？

最
近
因
讀
到
一
個
與
出
家
人
相
關
的
故
事
，

令
我
想
起
德
語
作
家
卡
夫
卡
的
作
品
︽
變
形
記
︾

—
—

男
子
醒
來
後
發
現
自
己
變
成
了
一
隻
大
昆

蟲
，
家
人
的
反
應
由
驚
懼
到
關
心
，
再
慢
慢
由
關
心

變
成
唾
棄
，
最
後
任
得
男
人(

還
是
昆
蟲
？)

餓
死
在
雜

物
房
中
。
不
過
，
這
故
事
並
非
就
此
完
結
，
因
為
卡

夫
卡
還
要
對
現
實
的
殘
酷
再
下
一
城
：
家
人
很
快
就

將
男
人
忘
記
，
小
說
的
結
尾
記
述

的
，
是
他
妹
妹

如
何
在
他
死
後
快
樂
地
成
長
！

至
於
早
前
讀
到
的
出
家
人
故
事
，
其
內
容
與
︽
變

形
記
︾
異
曲
同
工
：
小
子
想
跟
師
父
出
家
浪
跡
天

涯
，
但
又
捨
不
得
關
心
自
己
的
家
人
，
於
是
師
父
便

給
了
小
子
一
種
能
讓
他
仿
若
患
上
絕
症
的
藥
，
試
試

家
人
的
反
應
。
長
話
短
說
，
故
事
的
結
局
當
然
是
家

人
全
都
不
願
犧
牲
自
己
去
救
回
小
子
的
性
命
，
小
子

最
後
心
灰
意
冷
地
跟

師
父
出
家
。

這
兩
個
故
事
想
寫
什
麼
，
相
信
不
用
天
命
點
明
。

不
過
，
我
的
讀
後
感
，
是
認
為
兩
個
作
者
太
過
脫
離
現
實
地
選

擇
了
描
寫
人
性
殘
酷
的
一
面
，
因
我
始
終
相
信
人
間
有
情
。
我

不
否
認
，
在
現
實
世
界
中
，
可
能
有
比
以
上
更
可
怕
的
故
事
，

但
我
仍
選
擇
相
信
，
它
們
不
過
是
千
百
萬
中
的
極
少
數
。
其
實

如
果
人
性
真
的
全
都
如
此
冷
酷
，
我
們
又
怎
會
還
感
到
痛
苦
？

就
是
因
為
人
間
確
實
有
愛
，
塵
世
才
會
如
此
讓
人
傷
痛
，
令
人

依
戀
。

當
然
，
有
人
會
指
佛
家
不
是
說
一
切
皆
空
，
怎
可
能
還
有
情

呢
？
其
實
空
的
意
思
，
只
是
指
這
些
情
、
這
些
愛
、
這
些
歡
愉

全
都
留
不
住
，
所
以
空
並
非
否
定
情
愛
的
存
在
與
否
，
而
叫
人

不
要
妄
想
貪
戀
，
皆
因
它
們
全
都
不
是
人
力
所
能
控
制
。
其
實

菩
薩
的
意
思
正
是
﹁
覺
悟
有
情
﹂，
因
為
菩
薩
決
定
犧
牲
自
己
拯

救
眾
生
，
所
以
祂
們
才
是
世
上
最
多
情
的
人
！
　

人間有情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律
師
，
或
者
在
香
港
稱

為
大
律
師
，
是
指
那
些
替

人
打
官
司
的
人
。
一
個
律

師
做
得
好
不
好
，
通
常
是

看
業
績
，
亦
即
看
他
們
過

去
打
贏
過
多
少
場
官
司
而
定
。

不
過
，
打
贏
官
司
有
時
是
讓
人

恨
得
牙
癢
癢
的
事
，
因
為
壞
人

就
得
以
脫
罪
或
減
輕
罪
狀
了
。

所
以
十
九
世
紀
的
英
國
著
名
作

家
狄
更
斯
在
小
說
中
就
說
過
：

如
果
世
上
沒
有
壞
人
，
就
不
會

有
好
律
師
。
狄
更
斯
的
好
律

師
，
指
的
想
必
然
就
是
那
些
專

替
壞
人
脫
罪
的
律
師
吧
。

有
個
美
國
故
事
說
，
被
告
害
怕
官
司
輸

了
要
坐
牢
，
便
要
律
師
用
盡
各
種
方
法
來

脫
罪
。
律
師
研
究
過
案
情
後
，
認
為
判
罪

難
免
，
最
多
只
能
減
少
刑
罰
而
已
。
不
過

律
師
對
被
告
說
，
假
如
用
錢
對
法
官
行

賄
，
或
者
可
以
免
罪
。
被
告
有
的
是
錢
，

根
本
不
在
乎
用
多
少
錢
，
所
以
贊
成
律
師

向
法
官
行
賄
。
不
過
，
律
師
知
道
受
理
這

宗
案
件
的
法
官
最
痛
恨
賄
賂
，
而
且
是
一

個
反
吸
煙
的
人
士
。
於
是
他
要
被
告
準
備

一
百
萬
元
，
外
加
一
盒
美
國
禁
止
進
口
的

古
巴
雪
茄
。

判
決
出
來
了
，
被
告
無
罪
。
這
個
時

候
，
律
師
才
對
被
告
說
，
法
官
最
恨
人
家

用
錢
收
買
他
，
而
且
生
平
最
討
厭
雪
茄
。

被
告
覺
得
奇
怪
，
那
為
什
麼
一
百
萬
加
一

盒
雪
茄
卻
能
讓
法
官
心
動
了
呢
？
律
師
表

示
，
他
在
這
些
禮
物
中
，
附
上
了
原
告
的

名
片
。

這
就
是
狄
更
斯
筆
下
說
的
好
律
師
了
。

那
麼
，
有
沒
有
壞
律
師
？
看
看
下
面
的
故

事
，
就
知
道
有
沒
有
了
。

在
一
家
律
師
行
中
，
律
師
的
辦
公
桌
上

有
個
牌
子
，
上
面
寫

：
﹁
問
一
個
問

題
，
收
費
一
百
美
元
。
﹂
有
位
想
找
律
師

的
師
奶
進
入
辦
公
室
，
一
看
到
這
塊
牌
子

便
大
叫
：
天
呀
，
這
是
真
的
嗎
？
問
一
個

問
題
就
收
費
一
百
元
？
﹂
律
師
的
回
答

是
：
﹁
你
可
以
問
第
二
個
問
題
了
。
﹂

律 師
興　國

隨想
國

說
到
對
團
地
精
神
的
內
核
作
進
一
步
的

思
考
，
我
覺
得
還
是
要
回
到
桐
野
夏
生
身

上
。
這
位
社
會
派
驚
慄
女
王
在
︽
東
京
島
︾

︵08

︶
中
，
建
構
了
一
個
三
十
一
男
一
女
落

難
無
人
島
的
﹁
生
存
者
﹂︵Survivor

︶
式

故
事
。
故
事
乃
據
戰
後
於
日
本
傳
誦
的
﹁
安
納

漢
島
女
王
蜂
事
件
﹂
改
編
，
但
那
均
全
不
屬
吸

引
我
注
目
的
焦
點
所
在
，
一
切
反
過
是
由
一
名

小
角
色
黃
櫻
俊
夫
開
始
。

俊
夫
的
故
事
去
到
第
三
章
﹁
戀
島
狂
﹂
一
節

中
，
才
算
是
正
式
登
場
。
他
被
設
定
為
出
身
自

仙
台
市
的
逆
鉾
團
地
，
書
中
且
煞
有
介
事
地
虛

擬
建
構
出
團
地
的
大
小
細
節
：
﹁
社
區
位
於
仙

台
市
郊
，
附
近
有
條
流
穿
市
區
的
逆
鉾
川
，
因

而
得
名
。
社
區
總
共
有
四
百
二
十
戶
，
並
存
在

自
住
及
出
租
住
宅
，
還
設
有
單
身
公
寓⋯

⋯

社

區
中
央
橫
亙
一
條
寬
敞
大
道
，
設
有
公
車
總

站
，
也
有
商
店
街
；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內
經
常
舉

辦
義
賣
會
、
才
藝
表
演
、
電
影
欣
賞
會
等
。
不

過
逆
鉾
的
主
角
，
其
實
是
位
在
正
中
央
的
星
形

公
寓⋯

⋯

他
每
天
前
往
有
盪
鞦
韆
的
兒
童
遊
戲

區
，
眺
望
星
形
公
寓
和
另
一
個
最
愛—

—

三
十

公
尺
的
蓄
水
塔
。
﹂
長
篇
引
述
團
地
背
景
的
刻

劃
，
除
了
突
出
作
者
對
團
地
特
徵
的
觀
察
入
微
外
︵
蓄
水

塔
正
是
一
團
地
標
誌
︶，
更
重
要
是
在
俊
夫
心
目
中
，
團
地

內
裡
應
有
盡
有
，
是
安
樂
窩
的
美
好
代
表
，
和
慣
常
出
現

的
負
面
印
象
可
謂
南
轅
北
轍—

—

俊
夫
甚
至
對
身
處
天
國
的

感
覺
形
容
為
﹁
很
逆
鉾
的
﹂，
可
見
滿
意
的
程
度
。

有
趣
的
是
，
桐
野
夏
生
其
實
是
以
逆
鉾
團
地
來
比
喻
身

處
的
無
人
島
，
俊
夫
對
無
人
島
的
依
戀
正
好
在
於
它
同
樣

可
以
似
逆
鉾
般
，
安
然
讓
人
﹁
宅
﹂
在
家
中
，
可
以
不
用

與
人
往
來
。
換
句
話
說
，
桐
野
是
想
以
換
喻
指
出
團
地
正

是
一
種
功
能
齊
備
均
缺
乏
靈
魂
交
往
的
精
神
中
空
場
所
，

其
實
也
是
我
們
眼
前
一
切
物
質
豐
裕
但
內
心
匱
乏
的
宏
觀

象
徵
，
那
即
是
桐
野
明
褒
暗
貶
的
經
營
策
略
。

更
重
要
的
，
是
桐
野
安
排
了
俊
夫
姊
姊
和
子
的
鬼
魂
附

在
他
身
上
，
而
和
子
則
在
三
歲
時
離
奇
地
於
星
形
公
寓
的

中
庭
內
摔
死—

—

俊
夫
於
是
時
常
出
現
人
格
分
裂
的
發
聲
舉

動
。
而
於
無
人
島
和
子
的
魂
靈
不
斷
出
現
左
右
大
局
，
正

是
刺
激
他
人
循
團
地
化
方
向
去
建
構
小
島
，
從
而
去
達
成

的
復
仇
計
劃
。
俊
夫
後
來
化
身
成
僧
侶
，
更
積
極
在
島
上

建
設
神
社
，
正
是
把
團
地
魂
神
聖
地
的
精
神
賦
權
行
動
。

桐
野
冷
眼
旁
觀
其
中
的
一
切
，
把
團
地
將
住
民
精
神
異
化

的
情
況
冷
凝
道
出
，
那
才
是
更
恐
怖
的
團
地
魔
咒
。

團地的精神中空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熱帶的天還未大亮，誦經聲剛剛響起，便匆匆
起來，為的是趕搭飛往吉隆玻的航班。從檳城起
飛，一眨眼就到達。來迎接的車子已經等候，一
個半小時的車程，我們便身在森美蘭州（Sembilan）
的小鎮馬口（Bahao）了。
雖然是上午，但陽光燦爛，亮亮地照在大地

上，那熱氣有讓人透不過來的感覺。沿石級而
上，南安會所又是另一番景象，涼風陣陣。主人
熱情，送馬燈各一盞給我們。提起，一按，燈亮
起，原來是裝了電池。紅紅的燈身古意盎然，頗
為好看，但實用價值呢？主人笑說，夜間沒燈的
時候提 照明好用。於我們當代香港人來說，這
近乎天方夜譚，但想起沒燈照明的夜晚，又覺得
非常寶貴了。
這小鎮，無端叫我幻想起在無燈無火的夜晚，

我和我的影子彳亍街頭，提 馬燈照亮前路。
「馬口」這地名，照字面解讀，是馬的口，讓人容
易形象地聯想。不僅如此，距離馬口向北三公里
之處，還真有叫「馬身」的村落。難怪外地人總
會開個玩笑，你們這裡不會有個叫「馬尾」的地
方吧？咦，馬尾不是在福建麼？此馬尾不同彼馬
尾，這個一度被命名為「馬尾」的地方，是在離
馬身往北十六公里以外的「亞逸依淡圓丘」。十九
世紀中葉，大量華人湧到南洋謀生，他們看到河
流穿過馬口和馬身，抵達亞逸依淡時，路線有如
一頭馬的形狀，所以就把此地命名為「馬尾」。但
當地人以馬來人居多，馬尾的名稱最後還是被摒
棄了。這傳說是真是假，待考；但那故事本身卻

添加了旅遊中的樂趣。　
回到馬口，傳說十九世紀中葉，馬口剛被開拓

時，原始森林以及沼澤產生的瘴氣，惡劣的生活
條件，使得許多人病倒。水土不服，一些人甚至
得了怪病和中暑。環境險惡，那時，這些拓荒者
大多是客家人，見面問好，都說：「您好未？」
大部分人都回答：「未好！」發音很像「茫嚎」
的馬口馬來名稱「Bahao」。不僅如此，後來抵達
的福建人，見面時的問候語也都說「柏厚」，也是
不好的意思。日子一久，便成了今天的馬口了。
印象最深的，當然是中午那一餐。早期華人娶

當地馬來女子，所生下的後裔，男的稱作峇峇
（Babah），女的稱作娘惹（Nyonya）。我以前多次
吃過，便直覺地認為這就是娘惹餐了，但D說，這
是南洋風味餐。在我們熱帶菜式也習慣的腸胃來
說，這菜倒也可口，尤其是有久違的臭豆（香港
的印尼餐廳忌諱臭豆，將之改稱「香豆」），這對
於我和D來說，當然合胃口。連南京的L，也狼吞
虎嚥，吃得津津有味；只有不吃辣的C，才呼赤呼
赤地艱苦奮戰不休。其實這已經不算辣了，但他
的蘇州的味覺偏偏拒絕接受這種味道，奈何！
他們提起，要是傍晚來就好了！原來，每年的

下半年，北方冬季將近時，都會有一群燕子作季
節性的轉移。牠們千里迢迢，長途跋涉，從北半
球飛來，如此兩地群飛，已有近百年的歷史。這
個時候，每天黃昏，成千上萬的燕子，成群結隊
飛來，呢喃燕舞成一片天空，牠們棲落在沿路的
電纜、電線杆、廣告牌、車頂上屋簷下以及一切

懸掛的繩索上，一隻接
一隻密密麻麻地排在

一起，爭相鳴叫，好像
在示愛，好像在爭吵，
好像不為甚麼，就是在

大聲炫耀，非常壯觀。但在那之後，燕子們歸
巢，到處留下的是似雨後的鳥糞，尤其是電纜
下，黑白參半地排列成一線。難怪當地人寧願選
擇留在家裡，免得「不幸中彈」。我們來得不是時
候，沒能觀賞奇景，但也是時候，不必躲避鳥糞
那麼狼狽。
但我們在會長的豪宅裡看見牆角有燕窩，一隻

燕子飛來飛去。後院有個標緻的柬埔寨女傭在照
明燈下工作，她微笑 用夾子從盛水的小碗裡逐
條撈出燕絲，放進另一個盆子裡。會長惋惜地
說，如果早點說的話，就可以請你們吃燕窩了！
原來他也做燕窩生意。我們大笑，不忘提了一
句，改天馬口辦南安文學獎，我們再來！
馬口的經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飛，農業

和木材業有超凡的經濟成長。七十年代，馬口一
度被稱為「小金山」，產生了不少百萬富翁。可惜
好景不長，八十年代中期的經濟衰退和九七年的
亞洲金融風暴，它都無法獨善其身。幸好，隨
一連串整頓經濟的努力，許多原本被擱置的計劃
又得以復活，最近，位於小山丘的三星級酒店已
經建成，一組新的商店在葛尼路被建立起來，銜
接舊的商舖。
當年英殖民統治時期，馬口曾風光一時，福利

部彩票幸運兒幾番落在馬口這彈丸之鎮，許多商
人和從事木材事業的人都發了大財。傳說英國人
對小鎮的繁榮百思不得其解，經過一番調查，認
為包圍這市鎮的泰梳山巒是昌盛的秘訣。於是展
開破壞馬口風水的行動，他們在龍脈正中釘入了

一根長達數十尺的柱子，然後在龍尾的地方建立
一個圓丘。又在其中一個龍爪上建立一間警察
局。據說警察局之類的建築因為煞氣很重，對於
風水會產生巨大的破壞力。說也奇怪，經過這一
系列破壞行動之後，馬口就真的不似之前那樣繁
盛了。
在馬口，我們參觀了「啟文」華文小學，但見

後院裡掛 許多牌子，其中一個是「說話的藝
術」，寫 ：「急事，慢慢的說/大事，清楚的說/
小事，幽默的說/沒把握的事，謹慎的說/沒發生
的事，不要胡說/做不到的事，別亂說/傷別人的
事，不能說/不開心的事，找對對象說/開心的
事，看場合說/傷心的事，不要見人就說/別人的
事，小心的說/自己的事，聽聽別人怎麼說/尊長
的事，多聽少說」看 看 ，我暗想，這說話的
藝術，連成年人恐怕也難於做到。這小學的期
望，如果人人能做到，世界就平安無事了！於

是，我們
帶 一個
美妙的夢
想，看
這個夕陽
斜照的小
鎮，在身
後逐漸朦
朧遠去。

匆匆走過那熱帶小鎮

■馬口鎮

南安公會

送 的 馬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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